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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多留个心，或有时就在无意中，我们会看到一
些新事，遇到想把工作做得更好的人。我们会点个赞，
给个跷大拇指表情，或者用上海话里的同音同义字说
声，“赞”。
大热的天，走在人行道，远远瞥见有洒水车开来，

我下意识朝里一步，准备避一下那扇形的喷水。没想
到洒水车开过，水刚好浇满路面。定神看，人家革新
了：原本喷水是“外八字”，现在改装到底盘下，两侧向
内对喷，水冲路面再洒开，不碍行人、单车。赞的。
在网上听到过一段感人的声音。短视频中，护士

小姐姐托着嚎啕大哭的新生儿，哼着长长的“啊”声。
宝宝渐渐地，配合着，不哭了，眯眼睡。网友佩服调侃

“一口气够长的”。护士留言：“以为姐姐
是呆瓜吗，有的宝宝是不听手机播放的，
就得自己发声。”娃娃有幸，有姐姐的呼
麦陪伴入睡。
说到网上，也有不少改进。就说“上

海发布”公众号，“小布”并不一本正经，
而乐于轻松互动。有天，官网连发风雨
雷电三个预警，还正好三种颜色。预警
自然一字不差，而小布在聊天室的提醒
则是“小黄小红小橙都在门外候着了。”
有人留言：“小布明天你替我上班算了，
我在家躲雨。”小布说：“快睡吧，梦里会

实现的。”小布的梗不少，招人喜欢，也不误事。
有的好措施，则源自国家的新政。比如，人口政策

一调整，北京轨交很快跟上，所带儿童身高1.3米及以
下，都可享受免票，不点人数了。还温馨提示，过闸时
“儿童在前，成人在后”；带孩多了（带三五个也行？应
该是吧，没说不行），找地铁人员刷工作卡，让孩子们一
个一个过，更安全！
还有尊老的。60岁以上的老者去医院，有的App

有“助老打车”优惠。叫车不必输入出发点，出租车定
位自来接；也不必输入哪个医院，按键就叫车。老人不
会取券，可以让小辈先取好，上车再人脸识别。医院返
回怎么办，备有“返回起点”键，不过需要自己掏腰包
了，因为每季度限一程。
不过，有的好事情做着做着也会改，像扭秧歌那样

“进三步退一步”。有位朋友讲了个见闻，说是在上海
著名的某医院，一对老夫妻需要采血化验，取号时发现
“可优先年龄”不久前从70岁提升到80了，所以，抱

歉。他俩倒还理解，自嘲不算太老，还
需努力。
“七老八十”的事让人五味杂陈，

想必医院也是无奈；可有时就只是懈
怠了，事情就做得不好。

医院的发药单上打印着“20.00”（片），我劝自己理
解，毕竟真可能有发半片药的场合。但你说一对小情
侣去吃饭，点菜单上打印的是2.00位，就有点滑稽，还
有点扫兴了。几口人，谁会用上小数点呢？其实那都
只是改一下设置而已，如果不当回事，就不灵光了。
记得有次出地铁站，十字口路牌标着“东788-西

900”，我是要去906号，自然朝西过了马路。走很久才
见到第一个门牌，已是910，过了。迎面走来的老阿哥
一听就明白，让我随他过马路回到东边。原来，“老土
地”都知道这个路牌写错，有人反映过，没有人理会。
说起路牌，倒想起电视里看到过的东莞街头，路牌

还“兼职”灯箱，天一暗，路名五颜六色亮出来，显眼又
喜庆。你看，动一下脑筋，办事就是漂亮。还说不定，
人家那路牌，白天还兼太阳能板呢。
对了，突然想起，我路遇“内八字”洒水车时，好像

没听到1-3-5-3的喇叭声。这些音符入耳，是会化成
“大家让开”沪语腔调的。如果今后，洒水车尽管不必
提醒避让，仍旧哼着这段“乡音”逛街，上海人是会再多
说一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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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龙丝瓜是一道家常菜，但
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道家家常常吃
的菜。其中的技术壁垒乃是刀功
——把一根有点尺寸的丝瓜，一
刀一刀地切成薄片，片与片之间
不能断掉；然后把这根经过烹饪
的“藕断丝连型”丝瓜，盘诸一只
圆形瓷盆里，令其外表看上去像
一条在地上匍匐翻滚的蛟龙，故
名滚龙丝瓜。
当然，那是我理解的概念，业

界怎么定义，我不知道。
从一道合格菜肴的基本要求

（色香味形）上论，滚龙丝瓜在
“形”的权重方面的考量确实偏
多。不过，如此费神费力操弄，对
于提升“色香味”水平并非没有什
么帮助。
丝瓜是一种外观清淡、结构

松弛、滋味寡涩的蔬菜，“滚龙”一
下，也许便于它引收外来种种好
处，进而释放自身潜能，增强天然
禀赋，成就一种新势力。李渔《闲
情偶记》谆谆关照厨师，“煮冬瓜、
丝瓜，忌太生”。怎样使得丝瓜快
速断生又不致烂熟？把食材处理
得小些薄些，应该是比较妥帖的
选择。
李时珍《本草纲目 ·菜部 ·丝

瓜》中说，“丝瓜，唐宋以前无闻，

今南北皆有之，以
为常蔬……嫩时去
皮，可烹可曝，点茶
充蔬……其花苞及
嫩叶、卷须，皆可食
也”，传递出的信息量极大。
“唐宋以前无闻”，说明作为

舶来品的丝瓜在汉代、魏晋南北
朝恐怕都没留下文字记载，也说
明它尚未有效地介入先民的日常
生活。事实上，能够获得关于丝
瓜的片言只语，在宋代才有可
能。宋人杜汝能（北山）有《丝瓜》
一诗：“寂寥篱户入泉声，不见山
容亦自清。数日雨晴秋草
长，丝瓜沿上瓦墙生。”写
得清浅可颂，可是，当时丝
瓜派了什么用处，我们无
法揣摩。宋人君端《春日
田园杂兴》里提到：“白粉墙头红
杏花，竹枪篱下种丝瓜。厨烟乍
熟抽心菜，篝火新干卷叶茶……”
可惜，诗里“种丝瓜”与“厨烟乍
熟”是否一定存在逻辑关系，我还
看不出。倒是宋人陆游直截了
当，《老学庵笔记》“谢景鱼名沦涤
砚法”条中说：“用蜀中贡余纸，先
去墨，徐以丝瓜磨洗，余渍皆尽，
而不损砚。”原来，谢氏用丝瓜络
来清洁砚台，十分精明。宋代另

一位诗人赵梅隐
写过《咏丝瓜》：
“黄花褪束绿身
长，白结丝包困晓
霜。虚瘦得来成

一捻，刚偎人面染脂香。”有把丝
瓜当作化妆用的粉饼的嫌疑。
总之，丝瓜入馔，比较少见。
事实上，很多舶来的食材和

香料，一开始往往并不是用作食
材而是用作观赏植物或治病药
物，如辣椒、番茄等，估计丝瓜最
初的命运与之相差不大吧。
另一个现象也能证明丝瓜引
入中土之初，大概率是一
种洗涤工具。我们到异
域旅游时吃大餐，很少见
到丝瓜的影子。据说在
西方丝瓜首先被考虑用

来制作洗涤工具，类似我们熟悉
的洗澡丝瓜筋或刷锅百洁布等。
曾经，非洲某国一位元首访华，招
待宴会上了一道“炒三丝”，他发
现里面居然还有丝瓜，大惊失色，
原因是在他们国家里丝瓜很多，
然而都做了洗涤工具，于是向中
方官员讨教吃丝瓜的窍门，准备
回国推广……
丝瓜炒蛋、丝瓜毛豆、丝瓜开

洋、丝瓜香菇等，是普通家庭夏天

的常馔，而酿丝瓜（肉馅酿入丝
瓜）、丝瓜鲜虾盅（虾球酿入丝瓜
盅）等，仿佛滚龙丝瓜，则是饭店
的拿手活儿。
突然想起明人朱橚在《救荒

本草》中的建议：“采嫩瓜（丝瓜）
切碎炸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
真可谓“落霞与孤鹜齐飞，救荒共
美味一色”。
中国人之能吃善吃，于此可

窥一斑。
上海人把“偷懒”行为叫作

“偷丝瓜”，令人莫名其妙：偷啥不
行，非偷丝瓜不可？再者，“偷丝
瓜”咋跟“偷懒”挂钩了捏？倘若
知晓“东家墙根种丝瓜，西家院里
开黄花”这句俗语，脑瓜子顿时开
窍——丝瓜野蛮疯长，轰轰烈烈，
喜欢乱蹿，隔壁人家无须付出便
可坐享其成，且因“恶小”至微不
足道而难生内疚，那不就是“偷丝
瓜”的传神写照嘛！
季羡林写过一篇“杨朔式”的

散文——《神奇的丝瓜》，末尾一
节说道：“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
里，从也没有人说过，丝瓜会有思
想……”一根丝瓜让大学者陷入
百思不得其解之境，不得不说，形
势比人强啊，丝瓜可以烧菜，也可
以烧脑！

西 坡

滚龙丝瓜

五十岁时，骑着助动车在中
山南路制造局路等红绿灯，凑上
一位年纪与我差不多的外地大
妈，一声“大爷”询问九院去处。
系我“显老”的第一次打击。也没
多在意，也许是人家问路的客套。
待第二次的打击，却来得实

实在在了。
也是这把年纪，去黄陂南路建国东

路转角一家手机店购物。店主与我拉
家常，说我年纪与他差
不多，也已退休了吧。
硬生生将我年龄拔高
了10岁。
嗣后，“显老”的打

击也就纷至沓来成为常态。
这一段时，居莘庄，上班在虹口，常

坐地铁。我上车是不盼望人家给我让
座的。也就常躲一隅，避开人家发现的
目光。还是常被好心人捕捉到，目光对
视后，招呼着坐过去。这算哪门子事。
其时我是个骑行爱好者，每天60公里
行程骑行量，何须照顾？
一次出外晨跑，上街沿走来了一老

妪，也没碰着她，却遭到她一阵数落：这

么大的年纪，还跑什么步！老相也成为
跑步的罪过。
与年轻人一起出外办事，明明我是

主角，对方正眼不瞧，当不存在；偶尔手
机付款，转账操作，超乎了年轻人的认
知，便换来了这么大年纪还能的赞叹。
于一片“称老”声中，也学会了自嘲

来解脱。人家问我年岁几何，五十岁时
说六十岁；六十岁时说七十岁；现七十
岁说八十岁。采取主动，一步到位，免

他人称老的打击。
五一长假，出游青

岛，结识老潘。他与我
同岁，52年生人，因之
满头白发，笑告我人家

说他已有90岁了。
对人家说他的老，并未如我般耿耿

于怀，仅是说笑而过，云淡风轻，并不当
回事。他的不服老的豪气仍在。团队
用餐，他说，我一个人可以吃你们
三个；海边观景，全车的人就数他
穿得最少，仅一恤衫。
在老潘面前，我也会受到感

染，对自己的“显老”豁达些，不
纠结些的。

黄崇义

笑对“显老”

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对于远方的游子们来说，家
乡，到底是什么？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回答，家乡，是晨
风中母亲煮粥时生起的缕缕炊烟，是夕阳下父亲干活
回来时欢快的脚步声声。滚烫的夏天，浩浩荡荡的葱
翠铺满了大地，阵阵晚风缱绻在我的窗前，情不自禁偷
回一帧帧美好的光阴，回忆起从前在家乡的快乐时光。
依然记得，那些年的夏天，一阵一阵好似天籁之音

的蝉鸣蛙声，装满了整个少年时代。在家乡的蝉鸣，完
全不同于城市里那种特别吵闹的蝉鸣，而是一种有温
情的叫声，高低错落，此起彼伏，仿佛美
妙的乐曲。伴随着蝉鸣，还有稻田里、河
岸边的蛙声，清脆响亮，荡气回肠，落落
大方，连成一片，弥漫家乡的上空。听着
这些悦耳动听的声音，身体里的每一个
细胞仿佛都被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心中
的理想踩着叫声的鼓点而发酵再发酵，
放大再放大，飞扬升起，翩翩起舞。
依然记得，每年七月底八月初，是异

常繁忙的“双抢”时节，先割稻，然后翻
田，再插秧，构成了“双抢”的三部曲。我
最拿手的是割稻。午后的蔚蓝天空下，
一阵热风吹过稻田，稻浪翻滚，此起彼
伏，荡漾起层层叠叠的波浪。母亲和我头戴草帽，挽起
衣袖，弓着身子，不停地割着稻。每当我累得不行时，
母亲总是给我鼓劲，让我先喝点水、休息一会后继续割
稻。母亲似乎有着耗不完的体力，眼里始终闪烁着一
种坚定的光芒。割稻的镰刀，像一阵阵旋风，不停地飞
舞在稻浪之中，刀刃映着太阳的光辉，炫目而光亮。我
们的身后，一摞摞水稻平整地躺在地上，像一片金色的
海洋。父亲则用宽厚的肩膀，挑起一捆捆水稻，快步流
星，健步如飞，挑回家后放在屋前的水泥场地。尽管夏
天的天空很高，但还是比我父亲矮了短短的一截。
依然记得，风清月高、星光点点的夏日夜晚，在那

个寂静的小村庄，我和小伙伴们躺在屋前水泥场地的
草席上，听爷爷讲《杨家将》《呼家将》《隋唐演义》……
晚风阵阵，处处悠然，草虫呢喃。星空下农村孩子们全
神贯注倾听历史故事的表情，每一双在黑暗里渴望知
识、熠熠闪光的眼睛，一直珍藏在我心灵最深处。
今晚，在夏日温柔的晚风中，我又一次身披漫天繁

星，感受星河滚烫，沉浸静谧夜色，时光荏苒，却一如从
前——这也许就是我的田园乡村之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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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7月，我响应
国家号召，投军从戎，报名
参军，被西南军区气象军
事干部学校录取入伍受
训，1952年毕业后成为新
中国第一代气象兵，有幸
被分配到青海工作。1952

年10月我和来自西
南、西北、东北气象军
校的战友，经过几天
几夜、数百公里的长
途行军，来到了青海
高原三江源头的黄河沿地
区，参加当时全国乃至全
世界海拔最高的国家级基
本气象站的建站工作。
黄河沿现在是青海省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政
府所在地。“玛多”藏语意

为“黄河源头”。在那里看
到的并不是人们印象中那
样汹涌澎湃而浑浊的黄
河，而是一条宽十多米、水
深仅为二三十厘米、清澈
见底、缓慢流淌的小河。
此时的黄河沿已经是冰天

雪地，气温全天在零下
20-零下30摄氏度。这里
海拔4400米，氧气稀薄，
稍一活动就气喘吁吁，大
家普遍感到头疼、胸闷、呼
吸困难。喝的开水不足
70摄氏度，吃的是僵硬馒
头和夹生饭，一日三餐的
菜全是硬邦邦的大头菜
（卷心菜）、萝卜、土豆。住
的是土房、帐篷，白天戴着
皮帽，穿着老羊皮大衣，脚
蹬毡靴；晚上在半封闭的
土房内，即使铺着狗皮褥，
盖着厚棉被外加羊皮大衣
裹得严严实实，仍然是双
脚冰凉，久久不能入睡。
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气

候、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我
们这批当时年龄都不足
20岁的青年气象兵，开始
了艰辛的建站工作。大家
日夜奋战，用了10天左右
时间，在冻土层厚度达30

多厘米的土地上，完成了
仪器安装、各种图表制作
以及观测、发报等一系列
业务工作的准备。1952

年11月15日北京时间0

时起，黄河沿气象站正式
开始了气象观测记录；2
时向兰州—北京发出了第
一份加密天气电报。从此
揭开了新中国在青海高

原、黄河源头探测大气风
云的历史，全国天气图上出
现了一个新的气象站点
——黄河沿（现名为玛多）。
高原天寒地冻，几乎

一年四季都需要烤火取暖
（也兼管烧水、煮饭），燃料

自然成了第一要件。
我们就地取材，每人
拿一只旧麻袋或两人
合用一只大麻袋到草
滩上去拾牛粪块。起

初用不了走多少路，很快
装满回站。随着时间的推
移，站址周围已无粪块可
拾，于是越走越远。有一
次，站上几位同志渡过黄
河到南边去拾牛粪和砍草
根，结果迷路深夜未归。
惊动驻军，连队派出一个
班的骑兵过河寻找，才使
他们安全归来。后来军区
领导派来专车在运送器材
的同时，给站上运送了一
些煤炭，解决了取暖的需
要，但牛粪块仍然是我们
不可缺少的燃料之一。可
能有人不相信，我们在用
牛粪取暖的同时，经常在
铁皮火炉上把冷馒头放着
烤热，焦黄的馒头吃起来
还感觉特别清香可口呢！
荒无人烟的黄河沿经

常有野兽出没。入
夜，我们常听到野
狼发出令人毛骨悚
然的嗥叫声。一天
傍晚，夕阳西下，我
和一位同志去拾牛粪，突
然在前面约100米处的山
坡下，发现一只褐黄色皮
毛的野狼两只发亮的绿眼
正直愣愣地望着我们。我
们两人马上停下脚步，那
只狼也一动不动与我们对
峙着；我们横向走动了几

步，那只狼也朝着相反的
方向走动了起来。如此反
复，好像我们与它踏着统
一的节拍在共舞似的。当
我们又一次停步说话的一
瞬间，野狼突然飞快越过

小山头不见了。
事后我们从部队
老战士和站上青
海籍同志那里才
知道，原来野狼孤

单一只时也是害怕人的。
黄河沿当时除了一个

连队驻军外，就我们气象
站十几个人和四名空军航
站小组人员。气象、航站
两个单位联合组成了一支
篮球队，与连队篮球队经
常在简易的球场上进行友

谊赛。我们头戴皮帽、身
穿棉衣甚至皮大衣，脚蹬
毡靴，你来我往。“全副武
装”加上高原缺氧，半场球
赛下来，人们气喘吁吁、满
头大汗。但这也使荒凉的
高原上空荡漾着欢乐的笑
声，充分体现了那一代青
年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七十年过去了。如今

青海高原与全国一样，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
市、农村、牧区都旧貌换新
颜；各族人民脱贫奔富、生
活幸福。但当年的艰苦创
业、开拓精神仍然需要继
续发扬光大，这就是我，一
名九旬老人撰写这篇平凡
无奇回忆文的初衷所在。

陈剑明

青海高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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